
2015

年6

月14

日

星
期
日

编
辑

魏
新
丽

美
编

石
岩

组
版

颜
莉

历
山
路28

楼

B03

忙着看球赛，结果翻了船

船长本应该是船上最靠谱的人，关键时刻可以力挽狂澜，就像
泰坦尼克号船长E.J.史密斯那样，临危不惧，壮举感动全球。可现实
是残酷的，20世纪至今的近十起世界级重大海难，或多或少都与船
长们偷懒、自负、胆小、贪财有关。

2000年9月26日，载有500多人的希腊渡轮“萨米纳特”号在爱琴
海的帕罗斯岛附近行驶。在距离一块岩石182米时，船长却突然离
开了。船上的导航记录显示，渡轮导航系统处于自动状态。在这么
关键的时候，船长去哪儿了？很不幸，那天正巧有一场足球比赛，船
长跑去与所有船员们观看足球电视转播了。这次“看球”代价重大，

“萨米纳特”号撞上了岩石，全部沉没，船上80人丧生，这是希腊近
40年来最严重的海难事故。

再往前说，1987年12月20日，“杜纳巴兹”号渡轮在菲律宾海
域与一艘油轮碰撞后沉没，4341人丧生，成为航海史上发生在
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海难，而碰撞发生时渡轮船长正在喝啤
酒看电视。

还有一些船长，他们并非玩忽职守，却十分任性。2012年1月13

日，意大利豪华邮轮“歌诗达协和”号偏离航向，驶向近岸的礁石
区。船长斯凯蒂诺当时要做一个疯狂而浪漫的举动，让船上所有乘
客最近距离地领略一下意大利滨海景色。他想以此达到商业宣传
的目的，同时借机取悦同在船上的情妇。可惜船遇上了礁石，船长
在向舵手发出规避指令时，舵手又犹豫了13秒。最终，“歌诗达协
和”号触礁沉没，32名乘客不幸遇难。

而遇到一位“自负”的船长，也有可能会导致惨剧发生。在1949

年农历除夕前一天，没有开启夜间信号灯的太平轮突然与装满煤
炭的建元轮相撞。船长杨俊骙判定，太平轮只是船头受损，船体并
无大碍。他下令船身退后，修正方向，全速往白节山灯塔方向抢滩。
当时正行经失事地点的盛京轮曾经询问是否需要援助。船长给对
方的电报回复是「All OK」。结果，还没登陆，太平轮锅炉爆炸，整
艘船沉入海底。

山东船协副秘书长周安昌说，船长作为船只航行的指挥官，要
对乘客、海员、船只与货物负总责，第一使命是保证船只安全航行，
到达目的地。如果发生海难，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沉船时，有近一半的船长跑了

更过分的是，在近一半的船难中，船沉了，船长跑了，空留一船
无助的乘客。

这些船上的“范跑跑”们，借口与逃跑方式五花八门。1991年，
希腊豪华游轮“海洋”号在南非海域发生漏水事故，船长阿瓦纳斯
和部下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乘客，反而悄悄跳上救生船逃生。
阿瓦纳斯甚至在离船前称，“你们谁想做英雄，那就请留在船上
吧。”

所幸，几名演员与一位魔术师拯救了“海洋”号，救援船只和南
非空军直升机迅速赶到，402名乘客和179名船员全部获救。

而造成32人死亡的“歌诗达协和”号船长在事故后，一直拒绝
再登上这条轮船，因为他在乘客最需要他的时候逃跑了。在事故发
生前几分钟，船长斯凯蒂诺以为船会停下来，便放弃乘客独自逃
生。在面对质疑时，他先谎称自己是跌倒后碰巧从船上“滑入”救生
艇。后来又表示，自己登上救生艇不是弃船逃生，而是为了更方便
地指挥船员疏散乘客。船只的黑匣子最终还给人们真相。录音中，
这位船长不愿服从港务局官员的命令，返回船上指挥疏散，而是打
算独自弃船离开，上岸后更是企图迅速离开现场。

除了上述几位逃跑船长，近几年，韩国的“岁月”号船长、希腊
的“萨米纳特”号船长、埃及渡轮“萨拉姆98”号船长也没能与船只

“共存亡”。
有网友戏称，船长是船上的“领导”，遇到危险领导先走。也有

人表示可以理解，大难临头，船长逃生也是人之常情。

6月9日，在湖北监利，身穿隔离服的
入殓师们已浑身被汗湿透，却仍尽力为
每一位逝者仔细“打扮”。他们最后一个
动作是向逝者三鞠躬。然后，逝者将“体
面”地与亲属度过“人生”最后一刻钟。

入殓师蔡冬梅从武昌抽调到监利县
后，发现从各地聚集到此昼夜值班的同
行已达到50多人。从这天起，监利每天都
有20多场遗体告别仪式，每场告别仪式
都考虑了逝者家乡的习俗。一位遇难者
家属现场为当地贫困学子捐款，因为这
里让他的母亲有尊严地离开。

“我们尽可能让遇难者以较为体面
的方式与亲人告别。”蔡冬梅说。

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人们听
到最频繁的一个词语是“保持死者尊
严”。而在汶川大地震前，这个词语在灾
难中并不多见。

中国民间素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的传统。儒学专家颜炳罡说，这是
一种孝道，今天已然成为一种民间价值。

“家中有人过世，会尽快将遗体用棺椁收
殓起来，即使买不起棺材，也会用草席裹
住遗体，挖坑入土，祭奠烧拜。”

但是，在过往的灾难中，救援人员往
往争分夺秒抢救生者，而对死者则没有
那么多讲究。“在以前的灾难中，我们去
救援，通常队员们会用救生毯，或者家属
提供的被子将逝者遗体遮盖起来，不让
遗体赤裸裸地公之于众，这便是我们给
予死者最大的‘尊严’了，不会有什么仪
式。”青岛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照说。

但在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赶
到北川地震灾区后，一些对待逝者尊严
的观念和行为打动了很多人。据报道，在
北川建筑废墟下，两排日本救援队员整
齐列队，摘下帽子拿在手中，集体为中国
遇难者默哀，送别一位年轻母亲和她怀
中75天的婴儿。此举被在场的32位记者
拍下，照片迅速在公共媒体中传播。

虽然日本救援队的做法后来也曾被
质疑为“作秀”，但没过几天，在北川中学
废墟前，成规模的集体鞠躬默哀便出现
了。

“逝者尊严”
源于七年前的那张“鞠躬照”

浪来了，船翻了———

船长都去哪儿了
在各种船难中，人们始终关注一个焦点，那就是沉船时，船

长去哪儿了？
在船难来临时，船长的角色，究竟应该是“救世主”，还是

“逃生者”？纵观20世纪以来的船难史，船长们的选择也是两难。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逃得了生命逃不了审判

不过，强大的荣誉感与内疚感仍使得一些船长在沉船时选择留下：太平轮船长杨俊
骙、泰坦尼克号船长E.J.史密斯，以及“大舜”号船长曲恒民在船难发生后，在驾驶台前坚持
到最后一刻，随船沉没。

“大舜”号的幸存者马淑池说，曲恒民一直参与救援，让妇女与儿童先走，并发誓：要与
“大舜”号共存亡。在船只翻沉的瞬间，二副想拉他一起逃生，但无济于事。在他的家中，出
于船长的某种“责任感”，在最后一名遇难者找到前，曲恒民家人一直没敢给他设灵堂。

这一光荣传统可以追溯到1852年2月，一艘英国皇家海军运兵船“伯肯黑德”号在南非
开普敦海岸触礁，船长萨尔蒙德将船上仅有的三艘救生艇让给妇女和儿童，而所有士兵
在甲板上列队待命，直至船只沉没，包括船长在内所有船员全部遇难。这一故事后来广为
流传，成为国际船运与航海界的“标杆”之一。

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团队关于全世界大型海难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1852年
至2011年发生的大型海难中，船长的生还率仍旧高于乘客，一方面是因为船长更习水性与
船体结构，另一方面说明在道义与人的求生本能发生冲突时，能够发扬骑士精神的船长
仍是少数。

不过，即使“逃跑”船长们免于一时的海难，也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美国的海事法律
规定，如果船长逃避责任导致乘客死伤，要面临过失杀人罪名。而我国《海商法》第38条第2

款规定：“弃船时，船长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船，然后安排船员离船，船
长应当最后离船。”在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国，船长的弃船行为同样可以被认定为
触犯刑法。

“萨米纳特”号渡轮船长最终被以谋杀、渎职、违反海事程序罪判刑16年。“歌诗达协
和”号船长和大副因为放弃乘客独自逃生，也被意大利法院判刑。2014年11月12日，导致300

余人遇难的韩国“岁月”号船长李俊锡遗弃致死伤罪、违反船员法罪成立，被判无期徒刑。

2010年，当青岛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照在青海玉树
地震现场收殓遇难者遗体时，大家已经习惯向每位遇难
者“三鞠躬”默哀，“大家都觉得这么做很有人情味儿。”

如今，打捞“东方之星”时不仅有“鞠躬”，连搬运
遗体方式、打捞遗物、认领遗物等新的救援环节，也处
处充满人情味儿。玉树地震时还是“稀罕物”的尸袋，
在“东方之星”打捞时已成为救援队的制式装备。

“中国有个老风俗，遗体不能见光。”李延照说，尸
袋的好处不仅是避光，同时也能将一些逝者的遗物随
身装进去，不会丢失，这是将逝者当作一个生者来对
待，也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今天，“死者为大”的观念正悄然从家庭问题上升
为公共问题。“百姓对于政府如何对待逝者的尊严问
题越来越敏感，哪怕是很小的细节也会比照、学习。”
李延照说。

但尊严并不仅仅只是给予逝者。曾子曾说：“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告诫统治者要慎重对待亡

者，这不仅是对于生者的一种重视，同时还是抚慰民
心的教化。

如何对待公共灾难中的遇难者，人们发现，这几
年最大的“变化”都来自国家与政府。按照国际通行的
做法，一国对于逝者尊严最大的尊重，一是降半旗，二
是设立国家哀悼日。

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我国第一次向不幸事件中
遇难的普通民众降半旗致哀。而在汶川地震“头七”那
一天，死难者家属又得到了另一项国家“安慰”，那便
是国家首次为纪念受难平民设定了三天国家哀悼日。
此前，“享受”这一礼遇的逝者只有毛泽东、南联盟轰
炸三烈士。

此后的玉树、鲁甸、雅安等国难，国家与地方都设
立了默哀日。哀悼日期间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
警报鸣响，社会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也成为“惯例”。此
次的“东方之星”也不例外。

“丧尽礼，祭尽诚”，老祖宗在《弟子规》中这样说道。

玉树地震集体默哀。（资料片）汶川地震中，日本救援队向遇难者默哀。（资料片）

1852年至2011年死亡百人以上海难生还率。（数据来源：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本报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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